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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
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
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
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
立自主。”“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
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又一次为
我们当前繁荣新时代文学艺术指明了正确航向。

就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代的文学艺术而言，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文学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的自信；坚持走自己
的路，就是要坚持传承发展党所领导的为人民鼓
与呼、为时代传神写貌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
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譬如电影，自上世纪
30年代末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影响下，就产生了《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
《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等揭
示时代进步精神、表现人民心声的优秀现实主义
影片，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
不仅与当时脱离人民、远离政治的如“鸳鸯蝴蝶
派”“娱乐至上”等消极电影严格划清了界限，而且
有力地激励了人民群众推动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
运动，同时也被当时的世界著名电影史家们称誉
为走在人类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前端的进步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创作的优秀
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比如，谢晋执导的从《女
篮5号》到《舞台姐妹》等影片，以及从新中国成立
十周年之际的《青春之歌》《五朵金花》到《红旗谱》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大批影片，都是坚持
传承发展中国电影创作的优秀传统结出的硕果。
进入新时期后，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
人》《芙蓉镇》、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城南旧
事》、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老井》以及西安电影制
片厂的《野山》《黑炮事件》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人到中年》等影片，都是坚持传承发展中国电影
创作的这种优秀传统、坚持走中国电影的为人民
服务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
作道路而结出的累累硕果。历史雄辩地证明，文艺
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要反映、要
体现时代要求、反映人民心声，就不可能脱离政
治。可以说，北影厂、上影厂、长影厂、西影厂、峨影
厂等各厂都有自身的创作优势和艺术特色，唯其
如此，它们的作品才能走向全国，铸就了中国影坛
的百花齐放。

再如，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的电视
剧和电视艺术创作，走的也是一条具有鲜明的中
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己的路，形成了
自身的优秀传统。这便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
地都自觉高扬地方文化特色、配置地方题材资源，
推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比如，北京的从
《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正阳门下》《香山叶正
红》等“京味儿电视剧”，上海的从《上海一家人》
《蹉跎岁月》到《心居》《破晓东方》等“海派电视
剧”，江苏的从《秋白之死》《吴贻芳》到《戈公振》

《范仲淹》等“苏派传记片”，四川的从《死水微澜》
到《南行记》《淘金记》《壮士出川》等“巴蜀派电视
剧”……这些作品走向全国，才形成了中国荧屏的
繁花似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理应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
的路，立足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去总结好中
国影视艺术创作的经验，把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经
验提升为中国影视艺术理论，从而赓续党领导中
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谱写好新时代影视
艺术的华彩新篇。以开放的博大胸怀学习借鉴外
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和创作经验是必需的，但毋庸
讳言的是，时下确实有一种不是像鲁迅先生倡导
的那样“运用眼光”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中适合中国
国情的有用东西为我所用，而是生吞活剥地“套用
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的不正之风。比
如，喜欢套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诸如“类型片”“类
型片杂糅”“好莱坞大片经验”之类的类型电影观
念来误读和阐释中国当今的影视作品，结果是背
离了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上述优秀传
统，背弃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
的成功经验，出现了一部“谍战片”火了，全国竞相
效尤，一部“言情剧”火了，到处都是“婚外情”……
甚至出现了盲目地拿创作与“好莱坞”对标的现
象，于是，百花齐放没有了，一窝蜂、雷同化出现
了！凡此种种，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长思之吗？

而且，赓续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
秀传统，就必须弘扬时代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影
视艺术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为时代画像、立传、
明德，就既需要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伟人英
雄，又需要表现一般题材和寻常百姓。须知，我们
既主张题材有差别论又反对题材决定论。因为，再
重大的题材在平庸的创作者那里也会写得公式化

概念化，以致如茅盾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作家艺术
家糟蹋了题材，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反之，即使
是很小的题材，在高明的作家艺术家那里，也可能
开掘出反映时代精神的大主题，如大家熟知的鲁
迅先生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从“我”与人力车
夫对被撞倒的老妇人的不同态度中“榨出皮袍下
面藏着的‘小’来”，开掘出上世纪20年代知识分
子向工农大众学习的时代大主题。可以说，弘扬主
旋律与坚持多样化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与此
相联系，赓续党领导的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的优秀
传统，在为伟人画像、为英雄立传的同时，作家艺
术家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镜头更多地聚
焦于耕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第一线的平凡
劳动者，如电视剧《人世间》《大山的女儿》《富春山
居》和电影《守岛人》《长沙夜生活》等。我们的前
辈、著名文艺理论家秦兆阳曾力倡“现实主义广阔
道路论”，其要义之一便在于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在
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上都须有广度、深度、力度与
温度。另一位前辈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则提出了现
实主义创作应在写好“英雄典型”与“反面人物”的
同时，注重写好大量的“中间人物”即“芸芸众生”，
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深化”。我以为，这些都是从中
国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中总结出的中国现实主义
理论，虽然曾遭受过不公正、不科学的批判，实践
却雄辩证明了，在今天这些都应成为我们总结好
新时代文艺创作经验之“中国道理”的题中之义。

总之，哲学管总。我以为，要真正落实好“立足
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
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文艺、
主旋律与多样化、重大题材与一般题材、英雄伟人
与人民大众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必须在哲学层面、
思维方式上来一次彻底的深刻的变革——用全面
把握、辩证和谐的科学思维去取代那种二元对立、
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仲呈祥

作
家
只
有
﹃
放
下
架
子
、俯
下
身
子
﹄

群
众
才
会
和
你
﹃
掏
心
窝
、诉
真
情
﹄

□
张

者

1933年1月，茅盾的《子夜》由上海开明书店
出版，至今已90年，《子夜》多方面的成就，值得
我们不断纪念。其中，史诗性长篇白话小说的创
立及其之于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意义更是值
得大书特书。

《子夜》的史诗性追求

史诗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从黑格尔到马
克思都有过经典论述。它以诗叙史，书写民族的
重大事件，充满英雄色彩，因而也叫英雄史诗。由
于史诗的结构宏大，气势雄伟，使它从诞生之日
起就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高度评价。因此，这种
风格遂向音乐、舞蹈、朗诵、小说、报告文学、电
影、电视剧等领域渗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史诗
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史诗性的长篇小说由于具
有宏阔的视野，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一
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包含着深刻
的时代意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因此成为众多
小说家的创作追求，甚至是最高境界。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时期，长篇小说寥若晨
星，更谈不上史诗性的作品。那是一个抒情的时
代，而非叙事的时代。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批
评：“伟大的‘五四’”，“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
作品并没有出来”。“鲁迅而外的作家大都用现代
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了。”“但是这些作品所
反映的人生还是极狭小的，局部的。”在这种情况
下，叶绍钧的《倪焕之》问世，茅盾欣喜地评价：

“《倪焕之》是他的第一个长篇，也是第一次描写
了广阔的世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
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
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
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
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
不说是第一部。在这两点上，《倪焕之》是值得赞
美的。”可见，茅盾所赞美的是《倪焕之》的史诗意
味。同时，茅盾也不满足于《倪焕之》对时代性、社
会性的描写，认为书中对“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
事件正面描写得还不够。同时，《倪焕之》毕竟还
是单线叙事，仅仅写一个人的成长和蜕变，缺乏
总体性的宏观视野。到1935年，茅盾、鲁迅、郑伯
奇分别为第一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三集

小说作序，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这一时期小说
创作的弱点：缺乏宏观把握生活的气势。

茅盾写《读〈倪焕之〉》，也正是他写《虹》的时
候，从《虹》可以看出某些史诗性的苗头，但真正
的史诗性的长篇是《子夜》。《子夜》的问世，标志
着中国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诞生，它超越了

“五四”文学的“主情主义”“感伤的情调”“情绪的
传达”“即兴小说”等“青年文学性质”，第一次使
小说具有了整体性、全景性以及宏大叙事。它具
有笔力雄健、浓墨重彩、汪洋恣肆等史诗性的品
格。《子夜》题材的广阔性、结构的宏大性、主题的
多义性、人物的众多性、线索的繁复性，形成了气
势阔大的“史诗传统”。茅盾曾说：“我喜欢规模宏
大、文笔恣肆绚烂的作品。”这种作品正是史诗性
的作品。他以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
思，驾驭纷纭复杂的时代风云，完成民族国家叙
事，回答时代命题。《子夜》以人物为中心，把人物
及其命运放在时代的浪潮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吴荪甫具有英雄气质，是一位失败的
英雄。茅盾写吴荪甫，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他放在各种
社会关系网中。同时，《子夜》属于“浓缩型”史诗
性长篇，篇幅并不很长，时间跨度比较小，故事发
生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但空间幅度大，展现的是
时代、社会和生活的横断面，具有概括力，多层
次、多线索、全景式，充分显示了茅盾驾驭全局、
分析社会的能力，具有社会科学家的素质。

对史诗性品格的继承和发展

《子夜》作为史诗性的长篇，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它开创了中国现当代史诗性作品的先河。严
家炎认为：“《子夜》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相
当宏大的规模描绘了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第
一次以相当可观的深度刻画了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的典型形象。”“《子夜》是‘五四’以来第一部真
正具有宏大而复杂的现代结构的长篇小说。”严
家炎在研究中发现，《子夜》的出现，影响了吴组
缃、沙汀、艾芜等人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
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

除此之外，《子夜》与中国当代具有史诗性的
长篇小说的关系到底怎样？哪些是“影响关系”？
哪些是“共性关系”？正如学者杨扬所说，“这是值
得深入研究的文学问题”。

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受到另一个作家的影响，
一部作品是否受到前辈作品的影响，要有确凿的
证据，这证据不外乎两方面：一是作家的自述提
到或承认这种影响。二是两个作品中存在着可靠
的影响的例证，留下了借鉴的痕迹，不能仅凭题
材和风格的相似。从这两点出发，我们看到，中国
当代具有史诗意味的长篇小说虽然不在少数，但
真正受到《子夜》“影响”的要数周而复的《上海的
早晨》、姚雪垠的《李自成》和柳青的《创业史》。姚
雪垠的《李自成》得到茅盾的阅读、指导、点评和
帮助，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
书。两人频繁有书信往来，后结成《茅盾姚雪垠谈
艺书简》，茅盾对史诗性作品的看法以及创作《子
夜》的经验不能不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产生影
响。周而复在怀念茅盾的文章《永不陨落的巨星》
中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茅
盾同志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三十年代在上海读到
《子夜》，像彗星一般出现在中国文坛，震动了中
国文坛，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柳青的《创
业史》力图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
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显然是和
《子夜》要回答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及其性质是
一脉相承的。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设有“对历史
的叙述”一章，列有“‘史诗性’的追求”一节，其中
说到“‘史诗性’是当代不少长篇小说作家的追

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作品达到的思想艺术高
度的重要标尺”。“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
事’的艺术趋向，在三十年代就已存在。茅盾就是
具有‘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反映出这
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的作
家。这种艺术目标后来得到继续。”接着他列举了
许多的红色经典作为例证。当然，我们要注意：洪
子诚在这里所说的是对《子夜》的“继续”，不一定
受到《子夜》的直接“影响”。我们看到，史诗性的
作品多从纵向上展现时代和历史的变迁，而《子
夜》则展现生活的横断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
两个月（1930年5月至7月）。当然，红色经典中
也有类似作品。而浩然的《艳阳天》作为百万字的
巨著，也展现生活的横断面，故事发生的时间只
有20多天（麦收时节），这种横断面的结构与《子
夜》类似。这说明浩然与茅盾有相同的追求，两者
存在共性关系。

当下文学创作尤其需要史诗性

茅盾不仅是史诗性现代长篇小说的创立者，
而且还是积极推动者。他在临终前决定将自己的
稿费无偿捐给中国作协，作为长篇小说的奖励基
金，这就是后来的“茅盾文学奖”。从历届获奖作品
来看，具有史诗性的现实主义长篇占相当的比重。
这说明“史诗性”对于今天的创作同样重要，尤其
是面对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更应该大书特书我
们这个时代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殷切希望作家、艺术家

“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全景展现生活”。《在中
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希望广大文艺工作
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文艺的新要求，也

是人民对“全景展现生活”的新期待。《子夜》已经
为我们开创了史诗性作品的良好的传统。《子夜》
作为史诗性的巨著，它的宏伟的构思、宏大的结
构、磅礴的气势、雄健的笔力，以及善于创造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把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家
庭、伦理熔为一炉，体现出“全景小说”的追求，在
中国具有开创的意义，且被后代作家所承传。

联系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诗性、全景式的
恢宏巨著还不够多。有一段时期，一些作家有意
疏离史诗性，解构“宏大叙事”，片面青睐“私人化
写作”，小说内容沉湎于鸡毛蒜皮和鸡零狗碎，显
出小家子气。新时代以来，长篇小说包括网络小
说的创作在全景展现时代、展现生活、展现历史
的巨变方面越来越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其中的一
些优秀作品力图呈现这个时代生活的复杂性和
史诗性，这些都是对《子夜》传统的创造性继承和
超越。总之，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都要
有“史诗”，史诗性应该成为更多作家、艺术家的
企慕和创作追求。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子夜》的史诗性品格及影响
——纪念《子夜》出版90周年

□王卫平

要真正落实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

国理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就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文艺、

主旋律与多样化、重大题材与一般题材、英雄伟人与人民

大众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必须在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

来一次彻底的深刻的变革——用全面把握、辩证和谐的

科学思维去取代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

作为文学写作者，我们要向同行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当
然，我们更要走向乡村，走向田野，走向企业，走向河山，走向桥
梁工地，那里有更广阔的天地，我们还要向更广大的人民学习。

近几年，中国作协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
代文学攀登计划”“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作家活动
周”“文化润疆”等一系列文学活动。在作协的这些文学活动中，
我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这个力量推动着我向前行，忙碌而又充
实；这些活动又打开了我的思路，想要写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
活动通过跨界合作促使文学与现代传播格局接轨，为我们打开
了新的天地，拓宽了我们文学创作的路子。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学要
“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
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
楼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
的文艺”。因此，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向
人民学习，做人民的学生，把创作同人民群众相联系，把创作同
实际生活相联系，这才能使作品内容充实、丰富、接地气、有底
气、有生气。

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朴素的风格；向人民学习，就
是要学习他们勃勃的生机；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深厚的
底蕴；向人民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精准的风格化的语言。

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
反映和表现。要想反映深刻的现实生活，表现真实的现实生活，
就要抓住生活的主流和本质。这个主流和本质，就体现在人民群
众身上。

人民的活动在文艺作品中丰富着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也使作
品的思想性更为深刻，穿透力更为强烈。因此，向人民学习，是文
学创作揭示和反映社会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文学创作规律
的必然要求。

作家向人民学习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
学作品，用文学作品培养人民的欣赏水平、启发人民的觉悟、引
领人民前进的方向。因此，向人民学习，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学
生，理解他们的感情和生活中所蕴含的干净、淳朴、高尚的题材
和素材，把从人民那里学来的东西转化为文艺作品，才能更好地
为人民所接受。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语言，包含着他们的
思想、情感、心声、诉求、习惯和智慧。真正懂得了人民的语言，就真
正懂得了人民，就打开了通往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大
门。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也是作家的一项基本功。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尊其师则信其道。拜人民为师的先决条件是以谦逊
的态度尊重人民和敬畏人民，把人民始终记在心中。作家要“放下架子、倾下身子”，带着诚意，
以谦虚的姿态，走到人民群众当中，听民声、晓民情、聚民意，人民群众才会和你“掏心窝、表真
心、诉真情”。

古语有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要做到“好问则裕”，必须要做到“快脚板”“多张嘴”“勤
笔头”，善学善问，从人民群众中获取“金句子”“好故事”，只有这样才会“冒火花”“有灵感”。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但是我们不能“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书本知识的重要性
在于它能够指导自身的实践。要发挥书本知识的作用，就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走出书房向人
民学习。我们不仅仅要“身到”还要做到“心至”，人民群众的那些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就是我
们作家最原始的素材和故事。这些故事恰恰是作品中的冲突点。在作品中要解决这些冲突，不仅
仅使作品更有张力，同时也给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难题提供启发。

通过作家活动周等形式，作家走进学校、社区、机关、企业，虚心向人民学习，真心做人民的
学生。作家与读者面对面，使作家保持了对现实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成了生活的在场者，这提高
了作家阅读生活的能力。作家深入火热的生活，到现场去观察、去体验、去发现、去书写，获得精
彩的故事，丰富了情感，生动了语言，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和文学素材。

让我们走吧，马上就出发。
【作者系重庆作协副主席，此文为其在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临沂）活动中的发言】

做人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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